金山高氏与南社
高  铦  谷文娟

南社和南社的许多成员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它配合辛亥革命，激扬革命呼声，树立民族正气，在近代中国文学史上写下重要的一页。现在，学术研究界等对南社的研究正日益重视，对南社的评价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求实态度还其本来面目，国际上汉学家和史学家对南社及南社诗、文的研究也日见增多。这都是可喜的现象。柳亚子先生在这一革命文学运动中的突出作用和重大功绩得到了正确的宣传。1983年在北京纪念柳亚子先生的会议，以及1987年举行的柳亚子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海内外学人热情参加，正是上述可喜发展的证明。

先祖父高吹万（燮）、先堂伯高天梅（堪、旭）、先舅父姚石子（光）等都是南社的重要成员，先父高君宾（垿）也是南社成员。因此，我们耳濡目染，自然对南社研究及其发展深为关心。但是，我们对南社的关心，不仅出于家庭的关系，更是出于在有限了解的基础上日益体会到这一早期革命文学运动在中国民主革命史上和近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重要的地位。家庭关系只是给予了我们一个了解情况，接触资料，以及获得感性认识补充的有利条件。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对一个家庭的局部剖析，从一个侧面说明南社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说明在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历史必然性。

南社社员中来自金山的为数不少，而金山高氏与南社的关系尤为密切，加入南社者包括：高吹万与夫人顾葆瑢，高天梅（吹万侄）与夫人何亚希，高君介（圭，吹万长子），高君湘（筠，吹万三子），高君宾（垿，吹万四子），高君平（均，吹万侄），高君定（基，吹万侄），高卓庵（增，天梅弟），高倚云（杏，天梅从妹）等，包括了两代人的多数成员。此外，社员中还有为数众多的高氏亲戚。一个封建大家族里有这么多成员参加反封建的革命文学团体，其中若干人还是重要的创始人和骨干，这一现象总的说来并非出于偶然。这里可以提出两方面的因素：

一、金山地处江南沿海，紧靠四海通衢的上海（解放后已正式划归上海市），接受世界新思想和信息较多、较快。金山高氏成员中早年接受新法教育或出洋留学接受科学新思想者为数不少。如，高天梅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高君湘留学美国攻读法律，高君平在震旦大学攻读天文学，高君宾在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攻读铁道管理，高君藩（垣，吹万次子）在松江办新式农场等。即或未曾接受新法教育者如高吹万本人，因好学善思，不因循守旧，注意世界潮流，了解国内、外时局，因而不满清廷统治，萌发了浓厚的民主革命新思想。

二、面对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清末时期国家和民族的存亡关头，知识阶层中忧国忧民的正直分子往往试图以文字为武器，唤起民众。高吹万、高天梅、高卓庵叔侄三人早在南社成立以前就创办《觉民社》，在金山张堰出版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和民主革命倾向的《觉民》杂志，成为辛亥革命时期动员民众的舆论工具先驱之一。这一事实说明高吹万叔侄三人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的思想状况和政治立场，也是许多高氏家庭成员陆续参加南社的重要思想背景。

高吹万曾是“南社一代精英”。他为人诚挚敦厚，结交许多文人学者，与柳亚子先生的友谊更非同一般，夫人顾葆瑢与柳亚子夫人郑佩宜结为盟姊妹，均为南社社员。高吹万治学勤谨，以诗、文、书法著称于世，在故乡山庄建藏书楼，藏书数十万卷，尤对《诗经》搜罗详备，举凡有关注疏，论辩、纂述、宋元铅椠、善版孤本，无不齐全，珍本共达千余种。“八·一三”日寇于金山卫登陆，山庄被毁，藏书付之一炬，仅数十箱《诗经》抢运至沪地。在上海时，高吹万赁居法租界海格路，仍勤于写诗作书，我幼年时常去磨墨托纸侍奉左右。他思乡心切，写成《望江南词》“山庐好”六十四阕，第一阕云：“山庐好，虽好不思归，劫后残书聊可读，穷来赁庑尚堪栖，故里且休提。”反映他对日寇蹂躏的愤懑之情。他还曾借寓所大雨积水为景写诗云：“四面烟波容小隐，一楼漂泊似孤舟，”也是他对日寇侵略和上海沦为孤岛时心绪沉重的写照。解放后，他即把这批历尽艰辛保存下来的藏书（《诗经》）由先父君宾经手捐赠给人民政府，现保存在复旦大学图书馆。高吹万卒于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三日，终年八十一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厥文挽诗云：“南社早蜚声，金山一代英，笔摇清帝鼎，梦绕岳王坟，革命心肠热，攘夷思想新，遗诗千百首，一读一酸辛。”可以说是对高吹万一生的精炼总结。

金山高氏的南社社员中也有在自然科学领域有出类拔萃成就的。例如高君平（平子）是我国近代天文学的开拓者之一。国际天文学联合会1967年以来已经以廿三位我国历史名人命名水星、火星和月球上的环形山，其中二十一位是我国古代名人，两位是现代名人，其中之一是鲁迅，另一位就是高平子，以他的名字命名为一座月球上的环形山。

至于某些成员在后来的思想发展和生活道路上曾经发生过一些曲折，如高天梅，他与柳亚子、陈巢南同为南社发起人，少年时即醉心革命，1904年留学日本，结识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后在1923年曹锟贿选中受贿投票而沾了污点。然而评价其一生时，我以为仍不能以偏盖全，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肯定其许多革命的、积极的思想和行动，这应该是对他盖棺定论的主流，同时批评其晚年的失足。据了解，他的这一错误，当时就受到柳亚子、高吹万、高君介、姚石子等人的严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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